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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继阳

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 中国人民志愿军

司令员彭德怀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

成曾联合签署宽待俘虏的命令， 作出四项规

定： 1.保证战俘生命安全； 2.保留战俘个人的

财物； 3.不侮辱战俘人格， 不虐待战俘； 4.战
俘有伤、 有病， 给予治疗。 此项宽待俘虏的

政策规定， 除向朝、 中部队进行教育并要求

严 格 执 行 之 外 ， 志 愿 军 还 特 地 精 制 成 传 单

“安全通行证” 在前线广为散发， 揭露美方谎

称志愿军 “虐待战俘” 的欺骗宣传， 减消美

军官兵的敌对情绪和恐惧心理。 本人当年是

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的一名俘

管工作干部， 曾直接参与了战俘的收容、 管

理、 遣返等各项工作， 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

了志愿军认真贯彻严格执行宽待俘虏政策的

许 多 感 人 故 事， 每 每 忆 及 往 事， 感 慨 万 千，
特写就此文， 以飨读者。

贯彻执行宽待俘虏政策

1950 年 11 月 17 日， 彭德怀司令员和志

愿军领导层本着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

精神， 就组建战俘营和在火线释放俘虏的事，
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 当即得到毛主席、 周

总理的复电嘉许， 并指示今后还可陆续在火

线 释 放 一 些 俘 虏。 第 2 天， 即 11 月 18 日，
志愿军前线部队释放了 103 名被俘的美、 英

及南朝鲜的官兵。 1951 年 2 月 17 日， 志愿军

在前线又释放了 132 名美、 英、 澳大利亚及

南朝鲜军战俘。 此后又陆续释放了多批。
被俘的美军官兵中， 伤病战俘不在少数。

他们有的是在战场上受伤， 遭到自己部队遗

弃的； 有的是在战场上饥寒交迫， 冻伤饿病

的； 有的是不愿卖命送死在战场上自创自伤

的； 还有的是在战场上被俘后， 遭到美军飞

机追杀没有被打死而被炸伤的。 尽管战争环

境极其恶劣， 但志愿军克服种种困难， 在火

线释放前， 尽量给伤病战俘医伤治病， 给药

包扎。
志愿军政治部保卫部科长于忠智和他带

领的战俘营选址小组成员赵达、 蒋凯、 陈捷

等战友曾执行火线释放俘虏的任务。 隆冬腊

月的一天， 于忠智和战友们对 20 多名准备释

放的战俘逐一谈话， 交代政策。 俘虏们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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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的棉衣裤， 还有厚实的棉大衣和棉帽子。
女 翻 译 赵 达 和 战 友 给 他 们 指 引 归 去 的 途 径，
向他们挥手道别时， 一名 18 岁的美军黑人俘

虏眼睛里闪着泪花， 回过头来对志愿军翻译

干部们说：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事。 我回去

后， 将要求 （美国） 军方停止这场该诅咒的

战争。 我将永远记住善良友好的中国人。 此

刻再见了， 希望日后有机会重逢。”
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在火线释放美军战

俘那天， 战场炮火连天， 美军飞机不停地狂

轰滥炸。 释放战俘的大会主席台就搭建在火

线的坑道口外。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用中、 英、
朝三种文字书写的 “释放美俘返国大会” 横

幅。 志愿军前线部队干部战士以及即将释放

的美军战俘面对主席台席地而坐。 大会由志

愿 军 前 线 部 队 政 治 部 门 领 导 人 主 持。 他 说：
“今天， 我们志愿军前线部队举行大会， 释放

一批被俘的美军官兵， 让他们返回美国与亲人

团聚， 过和平生活。” 主持人随即宣布被释放

的美军战俘名单， 并给他们发放 “安全通行

证”、 纪念品和途中食品等， 并发还他们的私

人财物， 其中有手表、 戒指、 美元、 军用票

等。 会场上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和欢呼声。
被释放的美军战俘表情和心态各不相同。
“中国人要释放我们回去， 这会是真的

吗？” 一名美军战俘小声地对身边的另一名美

军战俘说。
“该不会是我们一走出去， 他们 （志愿

军） 就像二战时日本兵那样立即开枪， 将我

们打死？” 另一名美军战俘不无疑惑地说。 他

们之中有的人在二战中当过日本侵略军的俘

虏， 亲眼目睹过那样的一幕， 记忆深刻。
“我 们 能 安 全 地 通 过 双 方 的 前 沿 阵 地

吗？” 另一名美军战俘不免有些担心。
“我们被志愿军俘虏过， 现在回去， 军

方会接纳吗？” 美国海军陆战第 1 师上等兵冈

查理兹直截了当地问志愿军的翻译干部。 冈

查 理 兹 说： “我 根 本 不 愿 离 开 自 己 的 国 家，
到外国打仗卖命， 都因为是受了蒙骗。”

志愿军前线部队的王参谋长和翻译都说：
“你们可不必顾虑。 我们将指引你们走一条比

较安全的通道。 带好发给你们的 ‘安全通行

证’。 如果美国军方不接纳， 你们还可回来。”

冈查理兹听了激动不已。
美军骑兵第 1 师士兵赫伯特·施维蒂说：

“我们部队许多人都暗藏着志愿军散发的 ‘安

全通行证’， 如获至宝， 把它放在贴身的口袋

里， 当作 ‘护身符’ 一般， 以备在战场上寻

求生路之用。”
美军第 25 师二等兵斯莫塞尔在火线被释

放前对志愿军翻译说： “我回国后， 一定要

告诉美国人民， 中国人民是美国人民的朋友。
他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他们不要战争。” 他

还说： “我一定要将志愿军如何宽待俘虏的

情形告诉亲友们。”
美 军 第 25 师 下 士 副 班 长 波 义 尔 斯 说 ：

“你们 （志愿军） 救了我的命， 我一辈子也忘

不了。”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在 火 线 释 放 俘 虏 一 事，
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正面影响， 对美国当

局及军方污蔑志愿军 “虐待俘虏” 的欺骗宣

传， 是有力的揭露和批驳。
1950 年 11 月 23 日， 美 国 《纽 约 时 报》

根据路透社的消息报道： “被俘的 27 名美军

伤员昨天被 （中国人民志愿军） 释放。 伤员们

说， 他们被俘后， 有吃的东西， 待遇也好。”
1951 年 3 月 19 日， 美 国 陆 军 《星 条 旗

报》 援引美联社的报道说： “受伤的 16 名美

军士兵返回了联合国军防线。 他们都是 2 月

12 日遭受中国人伏击时被俘的美军第 2 师的

士兵。 中国军队撤走时， 给这些 （美军） 伤

员留下了吃的东西。 他们 （志愿军） 本来打

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在朝鲜战地某处
举行了 “释放美俘返国大会”。 被释放的俘
虏在临走前， 领到了充裕的路费和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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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用卡车将伤员送回美军

防线的， 但一架美军飞机

追上去将卡车打坏了。”
加拿大 《温哥华日报》

在 1951 年 10 月 27 日 报

道： “中国人曾无数次将

受伤的美军战俘放回他们

的阵地。 伤员不能走路时，
中国人就将伤员放在一个

地方， 美国军队去接运伤

员 时 ， 中 国 人 就 停 止 射

击。”
此外， 英国战史专家

麦 克 斯·黑 斯 廷 斯 在 他 的

《朝鲜战争》 一书中， 谈到

志愿军宽待和释放俘虏时写道： “说来奇怪，
中国人在前沿地区对战俘执行宽待政策很有

诚意。 在整个朝鲜战争中， 中国人不仅不杀

害联合国军战俘， 还把他们送回联军阵地加

以释放。 这类事例是很多的。”
法国巴黎 《人道报》 记者报道： “联合

国军方面的记者们在板门店告诉我说， 他们

曾在前线发现他们自己的伤兵， 伤口已经被

朝、 中方面的医生包扎好， 并且被放置在安

全的壕沟里， 然后被送回联合国军的阵地来。
志愿军对俘虏的人道待遇是世间少有的。”

接替美国陆军上将麦克阿瑟担任 “联合

国军” 总司令的美国陆军上将李奇微， 在朝

鲜停战 14 年后写的回忆录中， 也不得不承认

志愿军在火线释放和宽待俘虏的事实。 他在

书中写道： “……中国人甚至将伤员用担架

放在公路上， 而后撤走。 在我方医护人员乘

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 他们也没有向我们

射击。”
战 俘 营 的 选 址 和 筹 建 工 作 于 1950 年 12

月间着手进行， 因得到了朝鲜人民军和当地

政府的大力帮助， 在美军飞机狂轰滥炸造成

的一个名为碧潼的小山村的废墟上， 战俘营

迅即组建起来了。
1951 年 4 月 24 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

部俘虏管理处正式成立， 具有丰富的瓦解敌

军和俘虏管理工作经验的王央公担任俘管处

主任。

俘管处共分 5 个俘管

团、 1 个 军 官 俘 管 大 队、
1 个俘虏收容所， 分布在

碧潼及其周边地区， 总共

收管了 “联合国军” 来自

14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军 队 的

俘 虏 5000 多 人， 主 要 是

美军俘虏， 达 3000 多人；
英 军 俘 虏 近 1000 人； 土

耳其军俘虏 240 多人； 菲

律宾、 法国、 哥伦比亚、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军

队的俘虏各有几十人、 十

几人； 南非、 希腊、 比利

时、 荷兰等的俘虏， 则只

有几个人， 或者两三个人； 李承晚军的俘虏

主要由朝鲜人民军管理， 在志愿军俘管团中

也有 700 多人。

认真医治伤病战俘

医治伤病战俘，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

俘虏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
如前所述， 俘虏当中伤病员不在少数。
志愿军战俘营的医疗卫生机构是 1950 年

12 月间与碧潼俘管处同步建立起来的。 俘管

处下设卫生处， 后改称医务所， 分设医政科

和药政科， 负责各俘管团队的医疗、 保健和

卫生工作； 各俘管团、 队设卫生所。 医务所

后来又改称志愿军俘管处总医院， 它设在一

个大院子里， 有 10 多间房子， 这是碧潼少有

的没有被美国飞机炸毁的地方。
俘管处总医院起初条件较差， 仅有 11 名

医护人员和 1 名翻译， 60 多张病床。 随着从

前线送来的战俘不断增多， 总医院不断得到

扩充， 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 1952 年时， 已

有 医 护 人 员 152 人 、 朝 鲜 籍 护 理 员 32 人 。
1953 年 4 月， 总医 院 的 病 床 达 到 110 多 张。
总 医 院 设 有 内 科、 外 科、 眼 科、 耳 鼻 喉 科、
口腔科、 放射科、 检验室、 手术室、 化验室、
药局等， 还有万能手术台和无影灯、 小型 X
光机及其他辅助诊疗器材设备。 轻伤病战俘

可就近在俘管团、 队的卫生所 （后来改称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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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美军战俘受到宽大的待
遇。 志愿军医务工作者经常检查他
们驻地的卫生， 关心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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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处总医院分院） 就医， 重伤病战俘可在总

医院住院治疗。
中国红十字会派到朝鲜的国际医疗服务

大队， 其中第 7、 8 两个医疗队近 200 人曾先

后到志愿军俘管处总医院和各俘管团、 队的

分院为伤病战俘诊断治疗。 医疗队中不乏医

术精湛的专家学者， 解决了伤病战俘中的许

多严重伤病和疑难重症， 挽救了许多重伤病

战俘的生命。
尽管战争环境恶劣， 志愿军俘管处总医

院和各分院的医护人员对伤病战俘的诊治工

作仍采取同正规医院相同的流程： 收诊、 诊

断、 下医嘱、 写病程记录、 会诊、 发药、 视

察病房等等。 对生活不能自理的重伤病战俘

给予特别护理， 伙食有特餐特菜。 住院治疗

的伤病战俘在生活上都有额外照顾， 他们的

伙食标准比平时还高一些， 经常可以吃到猪

肉、 牛肉、 鸡肉、 羊肉、 蔬菜、 水果和糖果；
早餐有牛奶、 面包， 晚餐后有糖有茶； 每逢

节日还另外加菜。 1951 年感恩节时， 总医院

和各分院特地给住院的伤病战俘供应了五香

鸡块、 煎肉丸子、 饼干、 面包、 蛋糕、 苹果

酱， 以及其他食品， 伤病战俘们深为感激。
为贯彻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 志愿军医

护人员以精湛的医术和负责的态度救治伤病

战俘， 出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事例。
一天夜里， 一名被俘的美军上尉飞行员

身负重伤， 他被从前线送到志愿军战俘营总

医院时， 腮上还刺着一根枯树枝， 生命垂危。
原来， 这名美军飞行员驾驶飞机在鸭绿江边

的朝鲜民居进行袭击时， 被志愿军炮火击落。
他跳伞掉进燃烧着的树丛里， 一根树枝刺穿

了他的左右两腮。 志愿军战士发现他时， 他

整个身子卡在树枝间， 动弹不得。 志愿军战

士们并没有因为这名美军飞行员驾机射杀朝

鲜平民百姓的敌对行动而对他采取报复措施，
反之， 战士们小心翼翼地将他托起， 找来钢

锯将树枝锯断后， 将他送到了志愿军战俘营

总医院。 志愿军医护人员立即给他施行手术，
取出贯穿其两腮的枯树枝。 主刀的医生是参

加 抗 美 援 朝 的 浙 江 省 医 院 外 科 主 任 汤 邦 杰。
手术非常成功。 这名美军上尉飞行员得救了，
后来很快恢复了健康。

另一名被俘的美军士兵被一颗手榴弹炸

伤了双腿， 4 个脚趾已被炸掉， 腿部还有大小

弹片 10 多块。 这名 26 岁、 已有 3 个孩子的

美军士兵被送到志愿军战俘营总医院时， 伤

情恶化， 奄奄一息。 总医院的医生多次为他

施行手术， 取出所有弹片， 保住了他的双腿，
使他免受截肢之苦。 志愿军军医还用中国人

的血液给他输血。 渐渐地， 他可以不用拐杖

站立起来， 迈开脚步走路了。
战俘营里一名美军少校战俘双眼突感不

适， 不久几近失明。 起先， 志愿军医生用西

药为他治疗， 未见好转。 后来医生征求他的

意见， 问他是否愿意用针灸法治疗。 这名美

军战俘有些犹豫， 但还是同意了。 经过项医

生的针灸治疗， 他的双眼重见光明。 亲眼目

睹治疗经过的美军战俘们莫不惊叹： “奇迹，
东方奇迹！”

英军战俘帕亚克患急性阑尾炎， 战俘营总

医院的唐玉山军医为他做了切除手术后不久，
他就痊愈出院了。 帕亚克感慨万端地说： “要

是在战场上得了急性阑尾炎， 那就没命了。 我

这条命是志愿军唐医生给的。 我永远忘不了志

愿军军医救了我的命， 为我治好了阑尾炎。”
1951 年 1 月 24 日， 在临津江的一次战斗

中， 英军士兵莫塞尔身受重伤， 在志愿军战

俘营总医院住院 8 个月， 经志愿军医护人员

细心治疗护理而痊愈出院。 莫塞尔极为感动

地对战俘同伴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中国

军医这样仁慈的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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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医务人员在细心地
替俘虏医治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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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第 29 旅坦克兵彼得·劳雷身患重病，

经志愿军战俘营的黄远医生精心治疗和调理

恢复健康。 劳雷和黄远医生之间结下了深厚

的情谊。 几十年后， 他们在英国和中国之间

你来我往， 像走亲戚一般。
美、 英战俘中许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 曾经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或是纳粹德国

俘虏， 亲身经历过非人道的悲惨生活。 而在

志愿军战俘营里， 却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道

主义的宽大待遇。 两相对比， 感慨万千。
美军准尉战俘墨尔库二战时当过日本军

队的俘虏。 他在 《自述》 中写道： “我在日

本军队的战俘营里呆了 3 年半， 吃不饱， 穿

不暖， 还要服苦役， 受尽了折磨。 如果生病，
根本得不到治疗， 只有等死。 有的战俘气还

未断， 就被拖出去活埋了。” 他还写道： “我

在 朝 鲜 战 场 上 当 了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的 俘 虏，
人格上受到尊重， 有病能及时得到治疗。 志

愿军与我们战俘们同甘共苦， 而在生活上还

给予我们种种优待和照顾。”
美国加州圣荷瑟城的约翰·L·狄克生迫于

生 活， 于 1941 年 5 月 1 日 入 伍 当 兵。 他 在

《自述》 中写道： “我们部队二战时被派到菲

律宾的巴丹岛。 1942 年 4 月 18 日， 日本军队

把 我 们 被 俘 人 员 押 送 到 奥 丹 奈 尔 营 ， 开 始

‘巴丹死亡行军’。 许多人患痢疾、 疟疾， 没

有医药， 也没有吃喝， 倒在地上， 日本鬼子

就用脚踢， 有的人被开枪打死， 或用刺刀刺

死。 我 后 面 有 个 （美 军） 上 校， 走 不 动 了，
躺在路边， 我亲眼看到一个鬼子兵端着刺刀

把这个上校活活刺死了……” “我在日本鬼

子手里过了 3 年半的地狱生活。 直到 1945 年

秋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战败投降， 我才得

到解放， 回到美国的家中。” “我回国后， 继

续当兵。 1948 年， 我被派到冲绳。 1950 年 9
月到朝鲜参加所谓 ‘警察行动’。 我被编在美

军 第 24 师 19 团 3 营 L 连。 在 向 北 推 进 中，
我 亲 眼 看 到 北 朝 鲜 人 的 家 庭 和 城 市 遭 破 坏，
看到美军飞机屠杀平民的情形， 从而使我认

识到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的原因。 我开始认

识到这不是什么 ‘警察行动’。 我们越过 ‘三

八线’， 进入北朝鲜， 把战争推进到了中朝边

界， 真正威胁着中国。 试想一想： 假如中国

侵犯我们的邻国墨西哥， 并轰炸我们的边境

城市， 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会立即采

取措施， 消除对我国的威胁。 中国人民志愿

军 参 战 就 是 为 了 保 卫 自 己 的 祖 国。” “我 是

1951 年 1 月 1 日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 的。
志愿军作战英勇， 正如朝鲜人民军一样。 我

们的部队被包围了。 志愿军用英语对我们喊

话说： ‘不要害怕， 志愿军宽待俘虏。’ 志愿

军战士把我们带到温暖的地方休息， 给我们

热的食品。 我们到达后方战俘营时， 领到了

新的大衣和毯子。 使我们大为惊异的是， 这

个没有任何军事价值的偏僻山村， 也遭到了

美军飞机的轰炸。 在我们自己的飞机炸成的

废墟上，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盖起了新房子

给我们住。 我们的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吃的

东西越来越好。 有猪肉、 牛肉、 鸡蛋、 蔬菜、
面包、 水果。 冬天屋子里都生了火， 热烘烘

的。 我们有自己的俱乐部、 图书馆。 医疗条

件也很好， 有一所医院， 伤病号需要时可以

住院治疗。 管理俘虏营的志愿军人员都非常

和蔼， 工作很辛苦。”
狄克生最后在 《自述》 中结论性地写道：

“我在两次被俘中， 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待

遇： 一种是残暴、 侮辱和虐待， 二战中日本

军国主义者对待战俘就是这样； 另一种是真

正人道主义的宽待， 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对待我们被俘人员所做的。”
在朝鲜战地， 在志愿军战俘营里， 医护

人员救死扶伤、 医治战俘的传奇故事不胜枚

举。 受到志愿军医护人员救治的美、 英等军

伤病战俘们把志愿军称为 “救命恩人” “伟

大的朋友”。 他们纷纷写信向志愿军医护人员

表示深深的谢意。 许多战俘在战俘营的墙报

和自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畅叙感怀， 或者是

给自己的亲友写信， 述说自己受到志愿军的

宽待、 志愿军医护人员精心治疗自己身体已

经康复的详细情况。
美军被俘人员曼纽尔·西尔瓦和另外 8 名

战俘写了一封感谢信给志愿军战俘营的所有

医护人员， 信中说： “我们刚被中国人民志

愿 军 俘 虏 时， 不 知 道 宽 待 政 策 是 什 么 意 思。
我们没有被当作敌人， 而是朋友。 我们在医

院 受 到 的 待 遇， 好 像 我 们 就 是 你 们 的 亲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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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心底里感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一所 “特殊的国际大学校”

随着志愿军战俘营机构的不断完善， 一

些必要的规章制度陆续建立， 战俘们的生活

情况不断改善和提高。 首先是， 战俘们的伙

食不断得到改善。 战俘营以中队为单位， 由

俘虏自办食堂。 俘虏自己选举产生 “伙食管

理 委 员 会”， 自 己 选 出 炊 事 员， 自 己 管 理 伙

食； 对信奉伊斯兰教的俘虏， 还特地提供活

牛羊； 凡是重要的节日都会加菜、 会餐； 俘

虏的伙食标准比志愿军干部、 战士的伙食标

准高出很多。 一年四季都有合时的衣被及日

常生活用品。 志愿军俘管当局千方百计地疏

通渠道， 使战俘们能同其国内亲友通信联系，
以免相互挂念。 志愿军各俘管团、 队、 中队

都建有战俘俱乐部， 统管战俘们的文化娱乐

活动。 1952 年 11 月 15 日至 27 日， 在战俘营

总部所在地碧潼举办了一次史无前例、 别开

生面的大型运动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

营奥林匹克运动会。 战俘们可以自由地到阅

览 室 看 书 读 报， 在 战 俘 墙 报 园 地 发 表 文 章，
畅谈观感。 1952 年春， 战俘们还自办了一个

取名为 《走向真理与和平》 的半月刊， 在战

俘营内外发行。
志愿军战俘营从成立时起， 就不断有中

外媒体记者、 国际知名人士、 许多国际组织

的领导人等前来访问、 参观。 世界和平运动

理事会理事、 著名的妇女领袖、 英国的莫尼

卡·费尔顿夫人于 1952 年 9 月间来到志愿军

战俘营住了几天， 进行参观访问， 同英、 美

战俘个别谈话， 开座谈会。 她无限感慨地说：
“简直是奇迹！ 这里不是战俘营， 而是学校，
是一所 ‘特殊的国际大学校’。”

然而， 美国的掌权者和军方以及一些政

客及谋士们， 罔顾客观事实， 硬说中国人民

志愿军 “虐杀战俘” “被中国人捉住了是要

砍头的” 等等， 这无疑是对侵朝美军官兵进

行欺骗宣传教育， 好让他们在侵朝战争中卖

命。 1951 年 11 月 14 日， 美军第 8 集团军军

法处处长詹姆斯·汉莱上校来到朝鲜仅仅一个

星期， 就狂妄地发表声明， 公然说中国人民

志愿军 “虐杀俘虏”。
这个军法处长的谎言一出， 国际舆论一

片哗然， 连美国国内也提出质疑和谴责。 在

志愿军战俘营里， 许多被俘的美军官兵用自

身的经历， 斥责汉莱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造

谣污蔑。
在各方面的有力揭露和谴责下， 美国当

局处境尴尬。 “联合国军” 总司令、 美国的

李奇微将军佯装对此事 “毫无所知”， 要派人

“进行调查”， 并于 3 天后的 1951 年 11 月 17
日 发 表 声 明， 对 汉 莱 “遽 尔 发 表 这 个 声 明”
表示 “非常遗憾”。 美国国防部长也不得不出

面说， 美国国防部 “还没有得到什么情报可

以证明 这 种 说 法 （指 汉 莱 的 谎 言）”。 后 来，
以 美 国 国 防 部 名 义 发 表 的 公 报 说： “（汉 莱

的） 报告在发表前并未与此间官员咨商。” 英

国当局也说： “没有从谍报方面得到 （关于

所谓中国人 ‘虐杀暴行’） 的任何消息。”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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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11 月 15 日至 11 月 27 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举办的战俘营奥林匹克
运动会。

在志愿军战俘营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会
上， 美国战俘在参加跳高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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